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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梅派艺术是宏伟壮观的中国传统音乐美之集大成者，也是京剧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瑰

丽奇葩，独秀于世界音乐之林，儒美气质，典雅风范，无与伦比。彰显着戏曲音乐成熟及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文以京剧梅派艺术的特质为基础，多层次剖析、阐释梅派艺术的美学涵蕴与时代性的继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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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梅派艺术的
         美学内涵及传承发展

博大精深的梅派艺术可以用一个“美”字来描述，

其风格典雅大方，流溢着温文端庄的古典美。已故戏

剧大师焦菊隐曾经认为：不仅是京剧，我国古典的或

现代的戏曲都是诗。如此说来，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可

算是诗化的极致了。梅派艺术的戏境又与传统的诗境、

画境相通。古人写诗，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古

代作画，力求“无画处皆成妙境”。所谓“情景交融”，

所谓“虚实相生”，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皆为要为欣赏者留下一块情感想象的自由王国。自梅

派成日之始，其成名卓著者，慕而随之者，可谓锦天

绣地，满目俊才。

和雅中正  天人合一  圆融高远  天成之美

梅派唱腔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具有端庄

娴雅的的古典美。平和中正，恰到好处，处处出自天然，

全无人为斧凿痕迹，在表面规矩平淡之中显现出深沉

含蓄的内在魅力。梅派音宽清亮，圆润甜脆 , 梅派唱

腔以大方自然为主，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平稳之中

蕴藏着深厚的功力，简洁中饱含着深情。

梅派艺术是圆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京剧音

乐大师徐兰沅先生有一口诀：行腔不做作，寸劲适当

足；音节要相连，不叫板捆住 , 少用棱角式，重要在

满足；非真也非虚，似有也似无；明缓暗偷气，内中

皆有骨；脱尽模仿处，现出真面目。这段口诀比较生

动形象，对梅派唱腔及行腔要领作了总体概括。梅兰

芳作为一代艺术大师，经过一番精雕细琢后，使其精

华浸入观众心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使

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梅派艺术圆融恰当地传

承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哲理惯于“道可

道，非常道”，讲究感悟。因此梅派艺术在传承中，

每位传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梅派弟子言慧珠

所形容：早期梅派如隶书，唯美娴熟，成熟期梅派如

楷书，中规中矩，晚期梅派如草书，古拙质朴。

欣赏梅派唱腔，心入化境之时很难描绘其神色，

因为梅派已臻于化境，以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

派不及程派幽咽冷艳，却自然天成地表达人物内心之

忧怨；不及荀派俏媚活泼，却能入微地刻画人物一颦

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刚健挺拔，却自有女性一

番端雅秀妍。如在《贵妃醉酒》中，表达贵妃之怨，

哀懑之至不是号啕顿足，而是在雍容雅态之下唱出满

怀凄郁，节奏如诉如泣，幽怨动听，行云流水般而不

失端庄大度。“杨玉环今宵如梦里，想当初进宫之时，

万岁是何等的待你，何等的爱你，到如今一旦明夸暗

弃，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恨意与缓情相揉，悲切

与优美相契，及至最终感怀：“恼恨李三郎，竟自把

奴撇，撇的奴挨长夜。去也，去也，回宫去也，只落

得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绵绵余味无穷，口齿噙香，

使观众在清新旷远中感受无限失宠的遗憾，可见《贵

妃醉酒》的唱腔不追求突惊而出的华丽，而在清微澹

远的柔静中和婉地表达内心之情，潜移默化感染观众，

以致“音声相和”﹑“大音希声”之美。

梅派唱腔华而实，甘甜圆润，醇厚亮丽，中和大气，

以至达到大音希声的意境，打动人心却不着一丝痕迹，

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充盈天地之间而若即若离，有“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功力。梅兰芳晚年时代，将自

己毕生的剧曲反复琢磨，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梅八

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剧烈冲突，而追求心境的诗

意之美，不执著于外在的繁华锦绣，而讲究内在意境

的平和淡雅。如《宇宙锋》中的经典折子《修本》与《金

殿》两场，所有剑拔弩张的危险情境被处理成主人公

赵艳容一弱女子与强权的斗智斗勇，在舞台表现

上又被处理成大段描绘心理的不同板式等唱腔。如《我

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 反二黄慢板 )》唱腔，该唱段运

用深沉的慢板节奏，揭示了剧中人装疯时的悲愤心情，

唱腔韵律熔炼深沉，塑造了赵艳蓉的音乐形象，特别

是梅派唱法与音乐伴奏“心气合一”，于幽微之处见

其巧妙。而在慢板过门音乐中，又表现出声断意不断，

段唱腔是在气韵，字韵，声韵之中一气呵成，营造出

梅派唱腔具穿透性的经典形式美。梅派塑造人物时，

将戏曲的虚拟之美、乐感之美等多方面美学因素浑融

婉转地融人情感表达之中，使唱念与表演完美结合。

赵艳容装疯时的丝毫不给观众以丑陋之感，所有身段

都经过优美的艺术加工提升。正所谓和谐流畅，自然

天成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儒家境界。

梅派的舞台表演无不在平易中蕴藏着深邃的内

涵。在运用各种表演技巧塑造人物的同时，他又能“惜

墨如金”，如眼神，在关键时目光一致，神采倍增，

使人产生不可名状的美感。梅派的水袖功夫极好，但

不滥用，所以总以最简捷的方式最精炼的动作，武功

极有根底，步法准确而且轻盈迅捷，开打干净漂亮，

又于舞打中融入舞蹈，匀净婀娜，丽而英武，成功地

将中国传统艺术精髓融于戏曲表演中。

如《霸王别姬》中的舞剑，《霸王别姬》中虞姬

演唱“二六”唱腔与《夜深沉》曲牌伴奏的舞剑，均

是因戏而剑。戏中四面楚歌，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

战，虞姬性情厚重，她只能忍悲痛劝解大王。因这段

生离死别的情景，创出了刚柔相济的歌舞骨风。虞姬

唱“二六”是用中板节奏来抒发她对大王的劝解之意，

肺腑之言，柔情四溢，圆润的剑姿与腔并行。紧接《夜

深沉》音乐伴奏来烘托严谨的舞剑意境。剑锋挥洒将

心神合一，刚劲四射，似撕心裂胆的诀别，凄美独特

的创意程式，将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美涵成为永

恒的艺术典范。回望梅兰芳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创

作的时装戏和歌舞戏可以发现，梅兰芳试图把中国女

性的古典美巧妙地融入现代审美体系之中，《西施》

中的翎舞，《廉锦枫》中的刺蚌舞等等，都渗透着充

满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中国京剧艺术不再局限于舞

台上的唱功技艺，而是向昆曲学习，载歌载舞，昆曲

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时代已日趋势微，但美学原

理却悄悄保留下来。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人

们推捧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皆源自心底深处

潜藏的传统美学意识。博大精深的梅派的美学风格不

会固定的表现在某一出剧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渗透

到它的所有经典代表作中，通过演出过程传达出来。

如《天女散花》一折中刨出了长绸舞，舞动的戏中意

境“天人合一”。该戏创出了灵动的唯美表演形式，

使观众耳目一新，在继承与发展的不同时代，从一个

天女散花的场景，改到众佛塑性的烘托，形成了雕塑

美的气韵，众佛静姿与灵秀的天女舞风融洽结合，其

艺术表现力更加鲜活美感。《散花》一戏的不断创意，

焕发了京剧艺术的生机。随着时代的不断升华，创造

出了崭新的艺术意境。

梅风梅骨   自成一系   循流展派   继古承新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运动、变化是事物鲜活生

长的保证，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突破、创新，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流派在创造中产生，更需在

创造中传承、繁衍。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梅派艺

术也需发展，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也就是应

当在古典和谐美的基本表演法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实

现唱念和做表之间的和谐统一。

梅派之所以成为梅派，之所以领军京剧、风靡中

国、惊艳世界，在于梅大师的勇于创造和对美的永无

止境的追求。京剧是梅兰芳的生命。执着，是梅兰芳

生命的支撑。梅的一生，生命不止，创新不已，终修

成梅派艺术和梅派精神。获得梅派真传的梅派弟子，

都具有梅派精神，善于继承、发展，勇于开拓、创新。

梅派发展成今天的参天大树，不仅依仰梅兰芳突破窠

臼，开辟新天地的勇气与智慧，还有追随他、弘扬他，

像他一样勇于不仰赖前人，走自己探索之路的诸多弟

子和传人。因此，才有今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如此

枝繁叶茂﹑硕果参天的梅派。如程砚秋。程砚秋 15

岁时拜梅兰芳为师。此后，梅兰芳发现他有一条特殊

的与众不同的好嗓子，不适宜学自己，便让程拜王瑶

卿学习，经老师的因材施教，程砚秋终于唱出了自己。

仅仅十年，便脱颖而出，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

一起享有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美誉，谱写出中国京剧

和流派发展史上最荣赫、最辉耀的一笔。程与梅的不

同，不仅证明了流派的形成最重要的在创新，更表现

了梅兰芳的胸襟慧眼和程的坚毅、向上，表现出艺术

大师的形成，归根到底在于崇高谦和的伟大人格魄力。

对梅派艺术传承的最大功臣自是我们尊敬的梅派

掌门人梅葆玖先生。他对梅派艺术的执着与忠诚，使

得梅派艺术之花始终娇媚无比，并众望所归地成为梅

派最具权威的传承人。他使最纯正的梅风、梅韵遍涉

天下，桃李无数。如优秀梅派传人李胜素﹑张慧芳等

艺术名家。

学流派而不囿于流派，是当今流派传承的一大特

点。如李佩红、史依弘，二人原都是刀马旦兼武旦演员，

                                        （下接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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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两场，所有剑拔弩张的危险情境被处理成主人公

赵艳容一弱女子与强权的斗智斗勇，在舞台表现

上又被处理成大段描绘心理的不同板式等唱腔。如《我

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 反二黄慢板 )》唱腔，该唱段运

用深沉的慢板节奏，揭示了剧中人装疯时的悲愤心情，

唱腔韵律熔炼深沉，塑造了赵艳蓉的音乐形象，特别

是梅派唱法与音乐伴奏“心气合一”，于幽微之处见

其巧妙。而在慢板过门音乐中，又表现出声断意不断，

段唱腔是在气韵，字韵，声韵之中一气呵成，营造出

梅派唱腔具穿透性的经典形式美。梅派塑造人物时，

将戏曲的虚拟之美、乐感之美等多方面美学因素浑融

婉转地融人情感表达之中，使唱念与表演完美结合。

赵艳容装疯时的丝毫不给观众以丑陋之感，所有身段

都经过优美的艺术加工提升。正所谓和谐流畅，自然

天成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儒家境界。

梅派的舞台表演无不在平易中蕴藏着深邃的内

涵。在运用各种表演技巧塑造人物的同时，他又能“惜

墨如金”，如眼神，在关键时目光一致，神采倍增，

使人产生不可名状的美感。梅派的水袖功夫极好，但

不滥用，所以总以最简捷的方式最精炼的动作，武功

极有根底，步法准确而且轻盈迅捷，开打干净漂亮，

又于舞打中融入舞蹈，匀净婀娜，丽而英武，成功地

将中国传统艺术精髓融于戏曲表演中。

如《霸王别姬》中的舞剑，《霸王别姬》中虞姬

演唱“二六”唱腔与《夜深沉》曲牌伴奏的舞剑，均

是因戏而剑。戏中四面楚歌，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

战，虞姬性情厚重，她只能忍悲痛劝解大王。因这段

生离死别的情景，创出了刚柔相济的歌舞骨风。虞姬

唱“二六”是用中板节奏来抒发她对大王的劝解之意，

肺腑之言，柔情四溢，圆润的剑姿与腔并行。紧接《夜

深沉》音乐伴奏来烘托严谨的舞剑意境。剑锋挥洒将

心神合一，刚劲四射，似撕心裂胆的诀别，凄美独特

的创意程式，将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美涵成为永

恒的艺术典范。回望梅兰芳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创

作的时装戏和歌舞戏可以发现，梅兰芳试图把中国女

性的古典美巧妙地融入现代审美体系之中，《西施》

中的翎舞，《廉锦枫》中的刺蚌舞等等，都渗透着充

满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中国京剧艺术不再局限于舞

台上的唱功技艺，而是向昆曲学习，载歌载舞，昆曲

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时代已日趋势微，但美学原

理却悄悄保留下来。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人

们推捧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皆源自心底深处

潜藏的传统美学意识。博大精深的梅派的美学风格不

会固定的表现在某一出剧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渗透

到它的所有经典代表作中，通过演出过程传达出来。

如《天女散花》一折中刨出了长绸舞，舞动的戏中意

境“天人合一”。该戏创出了灵动的唯美表演形式，

使观众耳目一新，在继承与发展的不同时代，从一个

天女散花的场景，改到众佛塑性的烘托，形成了雕塑

美的气韵，众佛静姿与灵秀的天女舞风融洽结合，其

艺术表现力更加鲜活美感。《散花》一戏的不断创意，

焕发了京剧艺术的生机。随着时代的不断升华，创造

出了崭新的艺术意境。

梅风梅骨   自成一系   循流展派   继古承新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运动、变化是事物鲜活生

长的保证，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突破、创新，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流派在创造中产生，更需在

创造中传承、繁衍。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梅派艺

术也需发展，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也就是应

当在古典和谐美的基本表演法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实

现唱念和做表之间的和谐统一。

梅派之所以成为梅派，之所以领军京剧、风靡中

国、惊艳世界，在于梅大师的勇于创造和对美的永无

止境的追求。京剧是梅兰芳的生命。执着，是梅兰芳

生命的支撑。梅的一生，生命不止，创新不已，终修

成梅派艺术和梅派精神。获得梅派真传的梅派弟子，

都具有梅派精神，善于继承、发展，勇于开拓、创新。

梅派发展成今天的参天大树，不仅依仰梅兰芳突破窠

臼，开辟新天地的勇气与智慧，还有追随他、弘扬他，

像他一样勇于不仰赖前人，走自己探索之路的诸多弟

子和传人。因此，才有今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如此

枝繁叶茂﹑硕果参天的梅派。如程砚秋。程砚秋 15

岁时拜梅兰芳为师。此后，梅兰芳发现他有一条特殊

的与众不同的好嗓子，不适宜学自己，便让程拜王瑶

卿学习，经老师的因材施教，程砚秋终于唱出了自己。

仅仅十年，便脱颖而出，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

一起享有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美誉，谱写出中国京剧

和流派发展史上最荣赫、最辉耀的一笔。程与梅的不

同，不仅证明了流派的形成最重要的在创新，更表现

了梅兰芳的胸襟慧眼和程的坚毅、向上，表现出艺术

大师的形成，归根到底在于崇高谦和的伟大人格魄力。

对梅派艺术传承的最大功臣自是我们尊敬的梅派

掌门人梅葆玖先生。他对梅派艺术的执着与忠诚，使

得梅派艺术之花始终娇媚无比，并众望所归地成为梅

派最具权威的传承人。他使最纯正的梅风、梅韵遍涉

天下，桃李无数。如优秀梅派传人李胜素﹑张慧芳等

艺术名家。

学流派而不囿于流派，是当今流派传承的一大特

点。如李佩红、史依弘，二人原都是刀马旦兼武旦演员，

                                        （下接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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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台上的一些戏剧或荧屏里的影视剧作品，

大都注重对戏剧动作、冲突、悬念的渲染与铺陈，而

往往忽略戏剧情境的构建，或者说在戏剧情境的发掘

设置上功课不足，结果造成剧情虚假，人物苍白，整

个故事成了无源之水，缺乏因果和动力。戏剧情境，

是戏剧性最基本的要素，因此有必要进行剖析和探究。

情境，又名处境，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情境，可参考前苏联伟大的导演兼演员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的定义，他曾经从影响演员二度创作的角度如

此阐述过规定情境：“这就是剧本的情节，它的事实、

事件、时代、剧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生活环境，我

们演员和导演对剧本的理解，自己对它所做得补充，

动作设计，演出，美术设计的布景和服装、道具、照

明、音响及其他规定在创作时演员应该注意的一切。”

可见，广义的情境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

狭义的情境是从戏剧文本创作的角度来探讨的。

早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狄德罗打

破长期以来以性格占作品基础地位的观点，曾提出：

“一切情节上的纠纷都是从人物性格引出来的。人们

一般要找出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周围情况，把这些情况

相互紧密地联系起来，应该成为作品基础的就是情

境。”

我国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教授在《论戏剧性》中，

对戏剧情境及其重要作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戏剧

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

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又是戏剧情节的基础。”并指出，

戏剧情境包涵：（1）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2）特

定的情况；（3）特定的人物关系。的确，戏剧情境

在一部戏中应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其他要素都在不

同程度受它的制约。情境直接影响剧中人的行动，导

致戏剧冲突的发生。情境在剧中是动态发展的，它与

行动、冲突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情境，作用于剧中人物，

导致戏剧动作，导致冲突或产生新的情境；新的情境

再度作用于剧中人，导致新的戏剧动作。

在戏剧中，情境要合理、具体、尖锐，才能有效

激化矛盾冲突，增强戏剧性。如何在戏剧的一开头设

置规定情境，且随着剧情进展将情境推向尖锐化，影

响人物行动，导致戏剧冲突发生，并营造出一系列的

悬念，一向是剧作家们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以法兰西喜剧之父莫里哀的代表喜剧《伪君子》

为例，剧中最为经典的是伪君子达尔丢夫对女主人埃

米尔进行第二次调戏的戏剧场面。这段戏之所以具有

戏剧性，是因为它是在相当复杂和尖锐的情境下展开

的，在此列举一下剧中的重点情境：（1）虔诚的基

督教徒奥尔恭家几乎每个人都讨厌虚伪的教士达尔丢

夫，只有奥尔恭及其佩内尔夫人对他赞不绝口，不仅

将其供养在家里，甚至打算把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娜嫁

给他。玛丽亚娜已有心上人，坚决不从，机智的女仆

桃丽娜看出达尔丢夫爱慕女主人埃米尔，于是希望埃

米尔想办法说服达尔丢夫，放弃娶小姐的念头。（2）

达尔丢夫上场后不久，就对年轻漂亮的埃米尔垂涎三

尺、动手动脚，并迫不及待地向她表达爱意，说这是

上帝的旨意。至此，观众已经感觉到他确实是个十足

虚伪的人。（3）奥尔恭的儿子达米斯窥见了达尔丢

夫对继母埃米尔的调戏，便怒斥达尔丢夫，并向父亲

告状。面对达尔丢夫虚伪的忏悔，奥尔恭居然认为儿

子在诬陷，一怒之下剥夺了达米斯的财产继承权，还

允许达尔丢夫随时接近埃米尔，甚至立即要将女儿嫁

给达尔丢夫，在当天就要举行婚礼。

剧情发展到这里，矛盾迅速激化，戏剧冲突也发

展到了全剧的第一个高潮。达米斯的揭发不但由于达

尔丢夫的狡猾于事无补，且迅速激化了矛盾，即“使

戏剧矛盾尖锐化”了，这一切都对接下来的剧情构成

了一种新的情境，并促使人物采取紧急行动来阻止。

至此，当埃米尔设计出计谋，让丈夫奥尔恭躲在桌子

底下偷听她与达尔丢夫对话这一场戏上演时，无疑是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观众急于知道结果如何？达尔

丢夫会不会上钩？埃米尔将怎样让达尔丢夫相信自

己？奥尔恭是否将看透达尔丢夫虚伪的嘴脸？等等。

可见，戏剧情境的精妙设置，不仅促使人物产生行动、

激化矛盾冲突，而且对于戏剧悬念的营造具有相当重

大的意义。莫里哀不愧为享誉世界的戏剧艺术大师，

其营造戏剧的高超手法值得后来者很好地借鉴。

戏剧情境在现代戏剧中的作用依旧是最基本且重

要的，在戏剧营造方面所站的分量甚至有增无减。这

是因为，现代戏剧的戏剧性，往往主要依靠戏剧情境

设置来体现。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戏剧家让·保尔

·萨特曾提倡写作“处境剧”。他的这一戏剧观在其

戏剧情境是戏剧性最基本的要素
祝福

戏剧理论论文《提倡一种处境剧》得到充分展现。他说：

“一个剧本的中心养料不是性格，……而应该是处境，

……应该在戏剧中表现一些单纯的、人的处境，以及

在这些处境中选择自身的自由。”因此，剧作家在创

作时，“必须找到一些人置身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

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路，让他们选择出路

的同时做出自我选择。”

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突出人在困境中如何进行

“自由选择”的主题。因此，他一般设置一个封闭式

的特定环境，剧情很少铺垫，直接进入高潮，类似于

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其剧本不以刻画人物形象的

现实主义为主，而是宣扬在极端处境下人的选择，所

以戏剧冲突十分激烈。如《死无葬身之地》中五个游

击队员被俘，招供或是不招供，将决定着每一个人的

生与死。萨特将人物处于极限处境，面对着生于死，

让他们接受严峻的考验；他们与自身的意志之间、五

个人彼此之间、他们与刽子手之间展开了残酷的冲突

和斗争。又如《禁闭》，将已经死去的两女一男置身

于地狱封闭而荒诞的处境中，三人始终无法逃避彼此

的审视，最终只有毫无选择地在地狱的环境中永远待

下去，并无奈地发出“地狱，即他人”的哀嚎。萨特

正是通过“地狱”这一处境的设置，指明用行动改变

处境的重要性，以及自由选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有

的戏剧理论家将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最突出代表——荒

诞派戏剧，认定为“处境的悲剧”，不无道理。

谭霈生教授在其新著《戏剧本体论》中，在剖析

了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之后，更是将戏剧情境看作是

戏剧本体中最基础、最关键的部分，认为戏剧中的情

境与剧中人物相互作用，使剧中人物产生心理动机，

进而发展为人物行动。他说：“个性与情境契合，情

境的推动力与凝聚力结成具体动机，动机则成为行动

的内驱力。”这一环节贯穿着潜在的因果逻辑，无论

传统戏剧还是现代戏剧都适用。

对于情境的戏剧性设置，要从情境的内容出发，

充分将剧本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特定的情况”、

“特定的人物关系”进行具体、独特的处理，奠定一

部优秀戏剧作品的良好基础，并使剧情很好地展开与

推进，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总之，戏剧情境、戏剧动作、戏剧冲突、戏剧悬念、

戏剧场面、戏剧节奏等，是戏剧性基本的要素，它们

相互制约、环环紧扣，绝不可顾此失彼。

                  【作者单位：大连市戏剧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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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在全国比赛中获过金奖，但她们却因喜欢文戏，

尤爱梅、程，而毅然改学青衣，不但获得老师赞许，

且都获得成功。李佩红将梅派经典改用程派演出，是

因其心仪梅派很久，很想将梅、程乃至关的艺术熔于

一炉表现。这表现了她的大胆卓识。梅派青衣史依弘

钟情程派经典《锁麟囊》很久，她说：这是她小时看

京剧唯一让她落泪的一出戏。所以，她演《锁麟囊》

既是“寻梦”，也是“圆情”，便在她有条件自主抉

择剧目时，大胆地走向破格。二人殊途同归，当为梨

园佳话。较后的李维康，在广集博采各旦角流派的基

础上，坚持独自发声、行腔和极其婉约细腻感情色彩

的处理，别具风神，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一样心

情别样娇”，说的岂止是青年才俊为京剧艺术带来了

这样的新奇与明艳，更因其在对梅派艺术传承发展中

的新和美而使整个梨园界对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产

生了新的感悟与思考。时代的发展已将我们年轻的演

员改变提升，由戏的思考进入到人的思考，是时代的

进步和人的进步。时代需要考虑这一代人如何在传承

老一辈艺术家艺术的同时，如何将他们开启的道路拓

得更宽，从而使我们京剧艺术继古承新，一往无前。

流派发展依赖创新。继承、发展流派艺术，是振

兴和弘扬京剧的一大关键。当代京剧演员应将其引为

一生之使命，以崭新的理念、开放的思维，发展的眼光，

认真对待流派，善于继承，勇于超越，将新时期的京

剧艺术推向更高、更新、更美的境地。

总之，梅派艺术是京剧流派历经沧桑之路历练的

奇葩，在近百年的金声玉振中愈加夺丽，已臻炉火纯

青，功成卓著。梅派艺术的美学涵韵不仅是中国传统

艺术的精华所在，更是天地宇宙之气合一的美学内在，

静和高远，国之气魄。作为世界三大体系之一的梅派

艺术，对其合理的继承发展乃至超越，启发者当代世

界对于传统的回归，使之永远绽放在世界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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